
                  关于春天的游戏 

正 毅 

古典文学中，曾经提到过很多关于春天的游戏。《红楼梦》第62回中，芳官、

蕊官、藕官等四五个人, 大家采了些花草来, 兜着坐在花草堆里斗草。这一个说: 

“我有观音柳”， 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

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

月月红”……这便是民间少女喜爱玩的“斗草”游戏了。 

“斗百草”原是旧历五月初五的专属游戏，明朝以后，“斗草”打破五月初

五的时限，成为了少女们春日最喜爱玩的游戏之一。明代吴兆的《秦淮斗草篇》

里就有对这种游戏过程的详细描写：“兰皋借作争衡地, 蕙畹翻为角敌场。君有

麻与集, 妾有葛与蕊。君有萧与艾, 妾有衡与芷。君有合欢枝, 妾有相思子。”

春日的郊野中，花草散发着醉人的馨香，娇憨的少女们专注地投入到花草的“角

斗”中，全然不觉飘飞的衣袂旁早已是蜂蝶萦绕。采集花草种类最多、最终胜出

的少女，那是无比骄傲的：“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

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晏殊《破阵子·春景》)这种简单的游戏何以

让少女们如此投入？大约是因为那些动听的花草名暗合了少女心中莫名涌动而

又无法言说的纯真情怀。“合欢枝”、“相思子”、“并蒂莲”、“夫妻蕙”……

“斗百草”何尝不是一场美好春梦的隐喻，在无边蔓延的春色里，哪个少女不会

憧憬自己的未来也是这般繁花似锦？ 

《红楼梦》中还曾描写过一种主子丫鬟都喜爱的游戏，便是放风筝。风筝的

起源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是作为战争工具出现的；唐代以后, 风筝

的功能才开始从军事转向娱乐。《红楼梦》里放风筝，还提到了“放走晦气”的

美好愿望。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春风和煦，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书中第 70

回，大老爷院里娇红姑娘放的蝴蝶风筝挂在了大树上，勾起了园中众人的兴头，

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风筝来放。黛玉的风筝是做得“十分精致”的美人。只是剪

断了线后，“那风筝飘飘摇摇，只管往后退了去，一时只有鸡蛋大小，展眼只剩

了一点黑星，再展眼便不见了。”当时众人皆说“有趣”，只有宝玉道：“可惜

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若落在有人烟处，被小孩子得了还好；若落在荒郊野外无人

烟处，我替他寂寞。想起来把我这个也放去，教他两个作个伴儿罢。”于是也用

剪子剪断，照先放去。宝玉和黛玉心心相印的证据，就在这里。只有倾注了无限

深情，才会设身处地为她考虑，连她放的风筝，都如此怜惜。 

不知宝玉与黛玉的风筝最终是否一起伴游蓝天，而现实中的两人终究难成眷

属。其实放风筝时他们对于未来大概也有着隐隐的忧虑，只是彼时不愿去深想，

沉迷于一种虚幻的缠绵美满之中。《红楼梦》里的风筝未能圆满的爱情，到戏曲



《风筝误》中终于得到了弥补。《风筝误》是清初李渔所作的《笠翁十种曲》之

一，据说曾盛极一时。《风筝误》讲的不过是传统的才子佳人借诗传情、终成眷

属的故事，之所以让人读来耳目一新，是因为李渔将“放风筝”这种游戏作为了

两人相识相爱的媒介。读过《闲情偶记》的人，大概都会觉得李渔是个将生活情

趣推崇到极致的人。因此也只有他，会想到把“风筝”引入传奇。他不让佳人女

扮男装, 不由长辈以诗招婿, 也没有特意安排一两个婢女或媒婆暗中相助,而是

让风筝成为素不相识的韩琦仲和詹淑娟之间召唤与应答传情的青鸟，由此带来种

种误会和巧合，最终通向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种安排既新奇有趣又合情合理，大

概也是古典文学中风筝所承担的最重大的一次爱情使命。 

《红楼梦》后几十回里遍布风刀霜剑，落红成殇，各人的肉身都遭受着现实

的蹂躏和践踏，令人不忍直视。但当日吟诗联句、簪花斗草、猜谜行令时的爽朗

笑声，一如风筝摇曳的长线，将牵引着他们的灵魂摆脱麻木恭谨的泥沼，自由飞

翔，永不下坠。 

 

 

 

 

 

[廉政文苑] 

吴仁宝“严式教育”管教有方 

                                                  半  亭 

 

3 月 22 日清晨，华西村前任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追悼会在华西村民族宫举

行。万人送别老书记，共同寄托哀思。村民们说，吴仁宝老书记时常身穿一件黑

色尼龙质料的上衣，脚蹬布鞋，但他并非像看起来那么亲和力十足，而是分外严

苛，宛如严父。这大抵就是从他农家母亲那继承来的严苛教育方式。吴仁宝之前

回忆说：“母亲管起家来厉害，从小家教就很严，亲戚朋友来了，怎么吃饭，怎

么服务，都很严格。但是如果你错了一点，她当时就看看你，等客人走了，就要

打了，逃都逃不了。”长大后，他却对母亲严格的教育方式表示感恩，“当时打了，

我现在高兴。为什么？因为家教严格对我个人有好处。” 

吴仁宝曾经是华西村的“大家长”，村民何益飞现在提起时仍然满脸敬畏。

小时候在路上看见吴仁宝，他都是战战兢兢地叫一声“吴伯伯”，然后想想自己

的言行是否有不正确的地方。老书记常挂嘴边的也是“一代要教育一代，一定要

严格对小孩教育”之类的平实话语。 



这时，我不禁联想起近来媒体接连曝出的“官二代”、“星二代”、“拼爹”、

“坑爹”的新闻。在成为舆论焦点的李天一涉嫌轮奸的案件中，李天一曾经是公

众视野中的“好孩子”。他师从名家，兴趣广泛，摘金夺银，并就读于美国一所

著名的冰球学校。这可能使得骄傲早早就潜伏于李天一的人性深处，不严格要求

就不能约束得住。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李双江曾经说道：“他很有个性，很有棱

角。那他才叫孩子，所以你想让他这么听话那么规矩，按照你的意志就是不可能

的。他要不照你走的是正常的，照着走他是有病了。”从李双江的这番话，我们

不难看出在李家的教育模式中，爱与管教严重失衡。显然，李双江在对儿子知识、

能力的提升上付出了心血，但是在对儿子负面行为的管教上，却是雷声大雨点稀。

“我不打儿子，舍不得，有时真想打，劝说，我们吓唬一下，还没有打，自己的

眼泪先掉下来了，”已经活化出来此番景象了。 

吴仁宝家延续了严格的家教。吴协平被称为是4个儿子中最为“调皮”的一

个。他与严父的故事也广为流传。他担任华西村宾馆负责人期间，因为供销员用

了劣质酱油，被父亲从总经理贬到厨房洗碗。由于父亲的严苛，多位子女都曾表

露过：内心里希望做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得不承认，身在公众人物的家庭，常

常被过度关注、消费，社会大众常常对他们的行为有更多社会示范性的期许，这

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李天一的失足，原因是孩子天生具有反社会倾向呢还是父母

没有教育好孩子所作的推辞？李天一的行为引发了社会愤慨，但他既同样应该有

机会迎来新的起点。这是李家教育的悲哀，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群少年在过分宠溺、

过高赞扬和过度保护之下的成长问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必须时刻把握住爱与

管教的平衡度，将道德教育言传身教，使得孩子内外皆修。 

新书记吴协恩对父亲满怀深情的悼念还在耳边：“生命不等于呼吸，重在精

神的延续，父亲用毕生奋斗锻造出的‘吴仁宝精神’永远不会结束。”让我们以

纯净的心祝福这位辛劳的老人，一路走好！ 

 

 

 

 

                                                        午后微风 

                     读村上春树小说有感  

                                             12 环境 厉方芹 

 

最早读村上春树的作品，是《挪威的森林》。村上的小说，故事情节看似散

乱，但当你一口气读完才发现，自己早已被深深吸引。这就是村上吸引人的地方，



他的小说在散文般琐碎的情节中萦绕着一股不散的魂。而他的语言，如戏台上细

细密密的碎步，性急的人看不得。 

    我不觉得村上是像福楼拜、海明威、雨果一样的“大作家”，许是因为他的

书太过关注一些小人物和极具个性化的情感。如果拿村上和我喜爱的中国作家张

爱玲相比较，那么在情感表述上，张爱玲更像是一个冷静的写作者，读者无法参

与到她的故事中；而村上的作品会给读者带来某种渴望与不甘，甚至蠢蠢欲动。

我在读村上时总有一种代入感，幻想自己就是主人公，不自觉地用第一人称的角

度去看、去听、去思考；而读张爱玲时，则更像去瞩目一场早已事先谋划好的人

生，任世间繁华或是凄凉，我只是一个看客。 

    村上笔下的男男女女，都仿佛是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里被挤压到极致的人

物，就像《挪威的森林》里的直子、木月、渡边。在读小说时，我会不自觉地感

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将他们推向一个深渊，而自己仿佛也是其中的一员。

村上的语言就像一个漩涡，不知不觉让人深陷其中。他的笔下散发着一种隐忍的

气息，即使爆发也是克制的、不偏不倚的情感。而这份情感，恰恰属于我们每一

个人。 

    忧郁、清简、独来独往，每一位主人公背后都有着一些不平凡却又最世俗的

经历。爱情、家庭，都隐藏在了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里，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还

会发生什么。仿佛无论是死亡还是新生，都那么平静自然。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

一个人走走停停，不吵不闹，不张扬，似乎总是与当下格格不入，恪守一些信条，

或是自我规则。即使不知所措，也是独自一人反刍。也许吧，世间一些东西不能

拿来分享，就像寂寞和痛苦，因为他们并非实体存在。那些你能说出来的感受，

在你分享之前，都已经有了别人染指的痕迹，早已微不足道。 

   村上的小说还有一种漂浮感，一种存在于喧闹都市之外的寂静。他笔下的世

界看似平凡，实则十分极端。就像岛本与泉，直子与木子。他们都是一种看似存

在、实则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矛盾个体。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城市里，和村上笔下

的人物一样，像一颗黯然却又茂盛的植物一样生活着。也许有你，有他（她），

还有我。 

    这就是村上春树，就像午后阳光下吹来的一缕缕微风，你的生命中永远需要

他的存在。 

     

 

 

 

 



 

满足 
                                                                    江南文学社      王尧忠 

 

一个拐角，一个岔路口，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一对夫妇；一根歪着的电线杆，

一轮落月，还有我这样一个开车疾驰而过的路人。 

只是无意中的一瞥，我却看见了一幅极其温暖融洽的画面：只见一辆破三轮

车上的夫妇，身上蒙着灰尘，甚至脸上也是沧桑斑驳，在晚昏的天色中饱受了风

的吹打。但他们依偎在一起，就像暴雨中的两根小草，紧紧贴在一起，不忍分开。

妇女的头发有点散乱，两只手放在两腿之间，穿着大红棉袄的身体在寒风中缩成

了一团，头也紧紧地缩进衣领，衣扣扣到了顶个，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外地来这里

打工的妇女。她劳累了一天了，现在坐在破车上，旁边是她的男人，她紧紧地靠

着，知道这个男人会让她幸福，所以她那布满灰尘的脸上是光彩的，是充满笑意

的。她就像依偎在公鹿旁边的一头母鹿，永远都心甘情愿地长途跋涉去寻找更加

丰美的草地，更加美好的家园。她长得很普通，但此时她很美，夕阳的柔光铺在

她的脸上，把她微翘的嘴角、月牙的眉梢、平静的侧面勾勒得就像冬日里的一束

阳光，微弱，却有温度。 

男人坐在那里，比女人高出了一个头。只见他双手握着车把，眼神看向远方，

时而坚定，时而柔情。他有点老了，脸上布满了皱纹，眉毛松散地布在鼻梁的左

右两上角。我本想，他在外饱经风霜，眼神应该早已浑浊不堪，也许老泪不知纵

横了多少次，因为外来人生活真的不容易。可是当我注视他的眼睛时，猛地一震，

因为那双眼炯炯有神，很有冲劲，很有气势。因为他有家，有要负责的人，他没

有多余的时间去叹息，去埋怨。他只是风雨兼程，坚持到底。虽然看起来他们的

生活比较贫困，但他那坚定的眼神让我明白，他不会放弃。此时我才明白，为何

越在风雨中，两颗草越是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因为信任，因为不舍，因为安全，

因为满足。 

男人有女人的依赖，女人有男人的担当。满足，应该就只需要这么多吧？ 

我没停下车，或是拍张照，因为落日照在他们身上，真的很美，很温馨，我

始终不忍破坏这份安详，只是微笑着开车离开。路上，我想到种种跟物质有关的

爱情，忽然间有点迷惑：到底是物质让人满足，还是情感让人满足呢？刚刚的画

面浮现在我眼前，我会心一笑，是啊，一切早已有了答案！ 

 

 

 



 

 

春景 

                                  唐双朔 

                        （一） 

一年一年复一年，桃红柳绿艳阳天。 

春色融融景有涯，阳光灿灿乐无边。 

才闻黄龙发铿锵，又见金蛇舞蹁跹。 

最喜云淡风轻日，“实干兴邦”勤当先。 

                          （二） 

陋室春暖眠不足，晓起晨练心有余。 

户外淡淡杨柳风，窗前默默杏花雨。 

静思魏王“烈士”意，轻吟梁公《少年》语。 

十三亿人“中国梦”，华夏谁个不欢愉？ 

 

 


